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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战争诗歌是英美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些诗歌展现出战争的残酷和血腥，传达出诗人的反战思想。

文章基于威廉·燕卜荪对“含混”的划分，从语言结构、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三重维度分析诗歌中反战

思想的“含混”表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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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War poe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, which shows 
the cruelty and bloodshed of wars and conveys the poets’ anti-war ideas. Based on the classifica-
tion of “ambiguity” by William Empson, the expression of anti-war ideas in the war poetry will be 
analy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: language structure, readers’ psychology and author’s writing in-
tention. 

 
Keywords 
Ambiguity, War Poetry, Anti-War Ideas 

 

https://www.hanspub.org/journal/wls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wls.2023.111010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wls.2023.111010
https://www.hanspub.org/


杜雅禛，王艳文 
 

 

DOI: 10.12677/wls.2023.111010 55 世界文学研究 
 

Copyright © 2023 by author(s) and Hans Publishers Inc. 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(CC BY 4.0). 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 

  
 

1. 引言 

诗歌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与小说、散文、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不同，诗歌的语言精练

简短，但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内涵和句法结构。胡家峦先生谈及英美诗歌时指出：“在英国文学史上，自

民族史诗《贝尔武甫》直到 18 世纪现代小说兴起之前，‘诗’几乎是‘文学’的代名词。”[1]诗歌作为

英美国家最早发源的文学形式之一，在历史中发展形成了丰富的题材和诗体，其中战争诗歌展现出战争

的残忍和恐怖，抒发出强烈的反战情绪，在英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 
在战争诗歌中，诗人抒写反战思想的方式有所不同，有的诗歌通过描写血液、废墟、尸体等战场上

的真实情景，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展现出诗人对战争的厌恶；而有的诗歌则是减少对战争的直接描

述，利用“含混”传达出反战思想。燕卜荪在《朦胧的七种类型》中将“含混”划分为三重维度：“在第一

个领域里，逻辑或语法是不规范的；在第二个领域里，人们必须有意识地理解朦胧；在第三个领域里，表现

出了心理的复杂性。”[2]诗歌语言中“含混”的形成不仅在于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语言结构营造出朦胧

的效果，燕卜荪还将读者对诗歌的反应和作者的写作意图纳为“含混”形成的重要因素。本文将从语言结构、

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三重维度分析战争诗歌中“含混”效果的形成以及反战思想的“含混”表达。 

2. 语言结构中的“含混”效果 

威廉·燕卜荪(William Empson)是 20 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，他从瑞恰兹批改的作业中

受到启发，经修改扩充后于 1930 年发表了《朦胧的七种类型》。在燕卜荪提出“含混”七型前，“含混”

一词的用法多带有贬义，它指风格上的一种瑕疵，即在本该简洁明了的地方显得晦涩难懂，甚至含糊不

清。但通过燕卜荪的创造性阐释，“含混”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性极强的理论术语，具体而言，包括

以下含义：一词多义词或同形同音异义词；双重句法或非常规句法非常规标点或省略标点；声音结构、

韵律；词语或句子出现语境；明喻、暗喻、双关；同义反复、相互矛盾或无关陈述；反讽和讽寓等[3]。
文学批评家更多的将“含混”视作一种褒义的用法，它多指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，即用单个词汇或措辞

表达出两种或者多种涵义、情感、态度等。 
在《朦胧的七种类型》中，燕卜荪就“纯声论”和“气氛论”展开了大篇幅的讨论，以此来例证诗

歌中“含混”研究的科学性。“纯声论”否认除声音以外的一切诗歌形式，认为诗歌纯粹是由声音构成

的，“这种理论使人们相信，一旦诗的意义被揭示，诗也就被毁了。因此，保持对诗义的无知状态就至

关重要；此外，它还使人相信读诗时必须运用感觉，运用理智越少越好”[2]；而“气氛论”则认为诗歌

中存在着一种“情绪”或者一种“气氛”，这种“气氛”可以被读者的感官所捕捉到，但人们无法解释

这种感觉是什么又如何产生的。比如在一些战争题材诗歌中，虽然缺少与战场相关的实景描述，但却传

达出强烈的反战思想。从“纯声论”和“气氛论”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反战思想便是一种“诗意”或“气

氛”，是一种神秘的、只能主观感受的东西。在《朦胧的七种类型》中，燕卜荪对以上两种理论进行了

大篇幅的批判和论证，他认为这种“诗意”或“气氛”的形成是基于诗歌语言中的“含混”，而“含混”

是可分析的、科学的，不能趋向于神秘主义，更不能避而不谈，例如，诗人伊迪斯·席特维尔(Edith Sitwell)
在战争诗歌《雨，还在下》(Still Falls the Rain)中这样描述： 

雨，还在下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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黝黑像人世，阴暗如同我们的损失—— 

瞎了眼，像那十字架上 

一千九百颗钉子。[4] 

席特维尔在诗中展现出伦敦遭遇纳粹空投的场景。诗中的“雨”存在着多重分析视角：其一，伦敦

遭遇纳粹空投那天正值下雨，诗人借助“雨”渲染出伦敦城内萧条、冷清和恐怖的氛围；其二，诗中的

“雨”是枪林弹雨的“雨”，纳粹的枪弹如同雨幕一样密集的钉进人们的身体里，伦敦城内血流成河；

其三，诗中的“雨”是《圣经》中所提到的“雨”，《马太福音》中曾提到建在沙子上的房子会在雨中

倒塌，而建在岩石上的房屋则不会被雨水冲垮，这是英国历史上的存亡时刻，此时的英国及英国人民也

许是岩石上的房屋，也可能是沙滩上的建筑，生死飘摇。在《雨，一直下》中，“雨”一词可以被同时

解释为三种涵义，即在诗歌中同时以多种方式有效。这三种涵义赋予了这首诗的美，这时的“含混”就

在于无法辨认哪一种涵义在诗中的效果更加强烈，但这三种情感和氛围相互交织，读者可以在萧条、恐

怖的气氛中看到无数子弹射入人们的肉体，进一步感受到伦敦城风雨飘摇的危机感，最终体会到诗人强

烈的反战情绪。 
此外，诗人艾特温·缪亚(Edwin Muir)在诗歌《格斗》(The Combat)中也有“含混”的表述： 

看了这场格斗，我诅咒那只 

冠饰于顶、傲慢骄矜的禽兽。 

他华贵的色彩尽披于身， 

掩住一双 

掏心取腹的利爪。 

豹的身躯、鹰的头颅， 

尖利的嘴巴、狮的鬃毛， 

冰霜般的灰色羽翼 

向身后展去——他仿佛是万兽杂交而生。[4] 

在《格斗》中，诗人将现代残忍战争比作禽兽间的争夺，两者间的可比之处包括：战争的领导者被

欲望所驱使，在攻城略地中不断地获得金钱和权势，最终失去人性而充满兽性；战争双方为了争夺资源

而以命相搏，这与动物间争抢食物和领地的天性有相似之处；格斗中的将士肌肉勃发、手持武器，充满

了野性和力量。上述原因结合在一起赋予了诗歌的美，这里的“含混”在于无法辨认哪一个原因产生的

效果更为强烈，但随着每种原因的层层叠加，读者可以感受到战争中强烈的兽性和破坏力，看到战争的

双方如同野兽一般凶残的争斗，最终体会到诗人的反战思想。 
“朦胧可以被展示在三个可能的、重要的层次或领域之中。在第一个领域里，逻辑或语法是不规范

的。”[2]一些战争诗歌中的反战思想正是通过诗歌的语言结构“含混”地传达出来，为作者和读者提供

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，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出复杂的内涵和战争诗歌的魅力。 

3. 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中的“含混”效果 

燕卜荪在《朦胧的七种类型》中写道：“朦胧可以被展示在三个可能的、重要的层次或领域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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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一个领域里，逻辑或语法是不规范的；在第二个领域里，人们必须有意识地理解朦胧；在第三个领

域里，表现出了心理的复杂性。”[2]“含混”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语言结构营造模糊的效果，而读

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此燕卜荪在《朦胧的七种类型》中不仅探讨了语言结构起到的“含混”效果，

还着重关注了读者的心理和作者的意图。首先，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复杂的，诗人可以借助单一的词汇或

措辞表达出多重的态度和情感；其次，读者的心理是不同的。“你对眼前的事物是一知半解的，如果你

知道的多一点，它们告诉你的东西也就多一点。”[2]读者对于诗歌存在多重理解，但他们无法确认哪一

种更加贴近作者的意图或者在诗歌中起到的效果更为强烈。“含混”正是在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相互碰

撞的过程中产生，例如，战争诗人西格夫里·萨松(Siegfried Sassoon)在诗歌《基地》(Base Details)中这样

表述： 

假如我凶悍、谢顶、气喘吁吁， 

我也会在基地升为少校， 

并且边嚼口香糖边快速地念出阵亡将士名单。[5] 

单词“base”作名词时可以译为“基地”，而作形容词时则译为“卑鄙的”。萨松正是借助“base”
一词多义的特点，在诗歌中《基地》中构成双关：其一，即使战争如此激烈残酷，无数将士在外浴血奋

战，这些官员仍然在基地里加官进爵；其二，诗歌批判了官僚的腐败，认为这些无视战士死活，只会花

天酒地的官员是卑鄙的。萨松有意识的借助语言结构形成复义，展现出对官僚腐败的厌恶和强烈的反战

情绪。同时，读者在阅读诗歌时也意识到了诗人的写作意图，将诗歌的分析重点落在了“base”一词上。

这里的“含混”在于读者无法确认对“base”的哪一层解释更贴合作者的意图。但升官进爵的荣誉和卑

鄙冷血的作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比，突出了官员的无耻和战争的残酷，读者由此在“含混”中感受到

强烈的反战精神。 
此外，战争诗人约翰·麦克雷(John McCrae)在《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》中也有“含混”的表述： 

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，红罂粟盛开 

在十字架间，一排又一排， 

标记我们的下落；高天上 

云雀依旧飞翔，纵情歌唱， 

地上的枪炮声却将歌声掩埋。 

我们是死者；几天前 

我们活着，感受到黎明，看得见夕阳， 

爱过，也被爱，而如今我们长眠 

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。[6] 

麦克雷在诗歌中描绘了士兵们遇难的场景。尽管他们生命已逝，但不畏生死的英勇气概仍然留在了

战场之上。对于诗歌当中罂粟花的描写，读者间存在多种分析视角：其一，诗人在这里运用了暗喻的手

法，将逝去士兵的灵魂比作风中飘扬的罂粟花。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类比，有的读者认为罂粟花鲜

艳的红色如同士兵们受伤时的血液，有的认为士兵们英勇的品质是灿烂热烈的，即便在肉体湮灭后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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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然可以绽放在战场之上。其二，罂粟花绽放在士兵的墓碑之上，代表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。两种

分析视角都是读者对作者写作意图的探索，这里的“含混”在于读者无法确认哪一种视角更加贴合作者

的心理，但在探索作者意图的过程中，读者可以不断开拓思维，获得更多的信息，看到红罂粟背后的战

士英魂和战场上流淌的鲜血，无限贴近作者的写作意图，由此在“含混”中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作者的

反战思想。 

4. 结语 

在一些战争题材诗歌中，诗人并未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战场上的实景战况，而是借助特殊的语言结构，

比如暗喻、双关语、一词多义等，在诗歌中形成朦胧的氛围，从而引发读者对作者意图和诗歌语言的思

考探索。诗中反战思想的表达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，诗人不借助对废墟、将士、炮弹等直接的描写，而

是依靠读者对诗歌语言的解构和对作者意图的探索，由此形成“含混”间接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

的诉求。 

参考文献 
[1] 胡家峦. 英美诗歌精品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5: 1. 

[2] 威廉·燕卜荪. 朦胧的七种类型[M]. 杭州: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 1996: 5, 19-20, 63. 

[3] 秦丹. 燕卜荪与作为现代文学批评概念的“含混”[J]. 当代外国文学, 2013, 34(4): 132-141. 

[4] 王佐良. 英国诗选[M]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: 568, 1127, 1123. 
[5] Perrine, L. and Arp, T.R. (1993) Sound and Sense.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, Cambridge, 568. 
[6] 托马斯·福斯特. 如何读一首诗[M].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22: 333-334. 
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wls.2023.111010

	反战与和平：战争诗歌中的“含混”探析
	摘  要
	关键词
	Anti-War and Peace: An Analysis of “Ambiguity” in War Poetry
	Abstract
	Keywords
	1. 引言
	2. 语言结构中的“含混”效果
	3. 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中的“含混”效果
	4. 结语
	参考文献

